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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iaoshuoX

王二爷家三代人卖刀，他的

祖父曾从满清卖到民国，他的父

亲曾肩挑货担从北京卖到南京。

“卖刀嘞，‘福刀’哎……”那吆喝

声成了王家特色。

王 二 爷 家 不 打 铁 ，也 不 制

刀。进货的新刀都是未开刃的，

每卖出一把刀都是现开刃。他

的父亲在北京时，高价收了两块

翠微山的砂岩石，作磨刀石，绝

对是上品。二爷家的刀卖出了

名气，却很少人知道他家暗藏着

一门绝技。

三十来岁时，二爷也开始走

街串巷，有真本事才敢这么“亮

活”，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慕名买

他的刀。后来爱挑茬的老徐问

王二爷：“听说你家卖刀，却不是

你家制的刀，你说这刀到底姓不

姓王呢？”

二爷解释说：“我家的刀有的

姓李，有的姓张，还有的姓侯，都是

冶铁制刀的名家……”

老徐咧着嘴说：“原来你家卖

的刀都是‘杂牌’‘杂种’啊！”众乡

人听了大笑。

这或许是老徐调侃的玩笑话，

但二爷却当了真。顺手拿起货担

上的磨刀石砸向老徐的头，“让你

娘的胡说！”老徐头破血流，恼羞却

不敢跟二爷怒。因为他知道二爷

是个烈性子，他身后可插着上百把

刀呢！

老徐挨了打，也不甘心，就编

了几句顺口溜：“王家三代卖名刀，

名刀姓啥谁知道？姓张姓李也姓

侯，杂生出来王家刀。”

顺口溜很快传遍乡里，也传到

二爷的耳朵里。这天二爷喝了很

多酒，看着家里的许多刀，又看见

磨刀石上还有老徐的血，气不打一

处来。他抄起菜刀就在磨刀石上

“咔—咔—咔”地乱砍，一口气砍坏

了几十把。二爷的手也划出了血，

滴在了磨刀石上，和老徐的血“打

斗”在一起。二爷更恼，愤怒地

将磨刀石丢到院子里，又捡起来

扔到大街上，忽然又嚎着转身跑

出去，再捡起来再扔出去，就这

样扔了几里路，最后狠狠地丢进

村后的大河里。二爷一屁股坐

在河岸上，哇哇地哭……

二爷抛了王家近百年的本业，

不再卖刀了。改行了，只卖王家自

己的手艺。

后来，鲁西南平原上就有了第

一声清亮悠长的吆喝，“磨剪子嘞，

戗菜刀哎……”

王二爷肩扛一条长凳，前面挂

一个布袋，里面单放着一块磨刀

石，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另一块翠微

石。后面挂一个布袋，里面放着锤

子、钢铲、水刷、水布等工具。二爷

腰间系一个酒葫芦，空闲的时候就

抿几口，走街串巷的吆喝也带着几

分醉意。

“长剪、短剪、宽剪、窄剪、圆

头剪、尖头剪、秦叔宝的金装锏，

都能磨；切菜刀、开瓜刀、裁纸刀、

剔骨刀、理发刀，关二爷的青龙

偃月刀，都敢戗。”谁家有刀，有剪

子的，但凡有一点锈迹，只要听

到二爷的吆喝，就拿出来让他打

磨打磨。二爷磨出的刀，薄而光

滑；磨出的剪子，刃棱能当镜子

用。很快二爷就有了一个响亮的

绰号——磨刀王。

二爷磨刀，总能吸引一群人围

着看。只见他腿跨长凳，端起刀

面，眼睛一瞄，立即开工。粗磨细

磨，左倾斜走，右倾滑行，刀石相

磨，吱吱嗤嗤，火花迸溅，他还不时

地做出几个翻手，刀在空中旋转

360度，刀把还落回手里，看得众人

惊心动魄，纷纷叫好。转身取出酒

葫芦，喝一口酒，往刚磨的刀上一

喷，一股热烟忽地腾起，锈沫直

下。二爷起身，提刀而立，用戏腔

唱一声“好——了——”掌声四起。

二爷磨刀有豪气，却也心思

细谨。有时一上手就知道刀柄的

铆钉松动了，他一定用小榔头把

它敲实，就这几下，这把刀得多用

好几年。二爷的工钱才一块钱，有

乡人热心给他酒葫芦里添上二两

散酒，二爷索性就不收钱了。

二爷每两个月才游一次村，

因为二爷磨得好，很多刀剪用半

年还像新的一样。所以，有时候

也磨锄头、砂铲之类的农具。他

常说为咱乡人打磨农具，干农活

时省了力，也没辱没这块翠微石。

一晃就二十多年。二爷过得

还算舒坦，只是乡里现在很多人

都外出打工，磨刀的人也少了许

多。二爷也不计较，年纪一大，性

子没原来烈了。没事的时候就

扛着长凳四处转一转，没生意就

当练练嗓子“磨剪子嘞，戗菜刀

哎……”小孩子们听见了常常跟

在后面学他吆喝，远远地还有乡

人打招呼，“磨刀王来了！”

二爷喜欢小孩，见了都会逗一

逗，让他们猜个谜语，“骑着它不

走，走着不能骑。是什么东西呀？”

小孩们猜不出。二爷得意地笑着

说：“就是我的这条磨刀凳啊！我

干活的时候骑在它身上，自然是走

不了，我扛着它走的时候，当然也

不能骑了。”

二爷有两个儿子，没一个愿意

学磨刀。老大说：“没有你这磨刀

的，人家还能不切肉！”老二说：“现

在的刀，压根就不用磨，再说刀该

值几个钱，再磨刀就是丢人！”

“丢人？”二爷不言语了。想

笑也想哭，但是没笑出来，也没哭

出来。他也知道，这门手艺终究

不是个体面活。

后来，周围的乡村都开发了。

农民的土地都被征收走了，地里不

再长庄稼，长出高楼大厦了。农具

也都用不着了，任它们锈着。

临过年了，二爷这天又肩扛

长凳，准备去转乡。这附近的乡

路，二爷走了几十年，闭着眼都知

道是什么村。

来到某个小区，二爷清了清

嗓子，运足力气喊了一声“磨剪子

嘞，戗菜刀哎”，刚要再喊，远远地

从楼上传来一句“滚！”

二爷不确定，朝着声音的方

向走过去，又喊一句“磨剪子嘞，

戗……”

“滚！”四楼推开窗，探出一个

脑袋。

“你个年轻人，说谁呢？”

“说的就是你！都睡觉呢，你

叫唤个什么呀？再说了，什么年

代了，还磨刀，我看你就是个‘魔

道’！”（方言，相当于疯子、傻子），

说完就“哐”的一下关了窗。

二爷愣了半天，“我这大半生

被人称‘磨刀王’，如今却说我是

‘王魔道’……”

二爷沮丧地往回走，但这次

却迷了路，一直走到天黑，“这村

村寨寨的楼房咋都是一个样，没

个尽头……”二爷想笑也想哭，

但没笑出来，也没哭出来。

此后，二爷就一病不起，各

种汤药都不见好。一天，他儿子

告诉他：“村里也要盖高楼了，跟

其他村一样。”

那天晚上，二爷头枕着那块

磨刀石，想笑了就嘿嘿笑，想哭

了就呜呜哭。

漆黑的夜里忽然响起一声

乡土韵味十足的吆喝，“磨剪子

嘞，戗菜刀哎……”

谁会想到这是鲁西南平原

上的最后一声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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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事

主 播 是 一 份

需 要 口 才 的 职

业，但我一直觉得自

己口拙。

尤其刚工作时，与不

熟的人闲聊，我就不知道如

何接话。直到后来，一次无

意地随口一言，让我受益匪

浅。

有次去餐厅，我和阮生在电

梯里碰到，瞧见他西装上衣口袋

里露出手帕一角，在灯光下熠熠

生辉。

我脱口而出：“阮生，你的口

袋巾怎么会发光？”

阮生掏出口袋巾，我细看

才发现，这条口袋巾犹如工

艺品，不仅边缘镶了金箔，

角上还包着水钻，非常打

眼。

原来阮太是个

收藏口袋巾的高

手，据说阮生

每 天 出

门前，阮太都

会将与前日折法不同的口袋巾

轻轻放进他的西装口袋。

不久，阮生六十寿诞，宴请

同 事 。 我 带 去 的 礼 物 是 一 条

Prada的纯蚕丝口袋巾。奉上礼

物时，我对阮太说自己班门弄

斧，希望以后能跟她多学一点知

识。再以后，我就成了凤凰卫视

去阮生家做客最多的人。因为

阮太有找到知音的感触，经常会

请我去家里欣赏。

随着与阮生阮太的交情加

深，我似乎找到了拉近同事关系

的秘诀：一个人的体表面积大约

两平方米。夸人家看起来精神，

夸的是全身；夸人家脸色好，范

围就缩小到脸部了；夸唇膏颜色

美，更集中；再缩小范围到耳钉，

更有力度——同样分量的赞美

之词，是摊到两平方米有力度，

还是落到 1厘米更有劲？

凤凰卫视当家小生姜声扬

是个语言天才，可我连粤语都说

得磕磕巴巴。以前我没话找话，

问他这么多语言怎么学的，他答

慢慢学的。我非常尴尬。

后来赶上急性角膜炎流行，

为防止被传染，姜声扬戴了一

副

平 光 眼

镜 来 上 班 。

我 觉 得 机 会 来

了 ，以 惊 艳 的 表 情

说：“没想到你这样阳

光型的帅哥戴上眼镜竟

有几分儒雅的味道。”

他笑了，我又穷追不舍，

从他的脸型适合什么镜框，到

他的肤色适合什么材质，再到

什么颜色的镜片最能展示他的

特色……

一通闲聊后，姜声扬美滋滋

地走了。据说他回台湾探亲时，

随身带了 4 副不同的太阳镜。

再以后，我的粤语就过关了，当

然是在姜声扬的悉心教导下。

不过，这种脱口而出便

能妙手偶得的情况只是少

数。夸人要想一箭中的，

是需要提前做功课的，

多观察、多分析，才

能 发 现 对 方 需

要 怎样的赞

誉。


